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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中国不同区域农业供养能力的时空演变，从能量角度计算了粮食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的供养能
力，并讨论各区农产品的满足程度。结果表明，２０１１年中国主要农业区域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可供养人口为１０．４４
亿人；其中，主产区植物性农产品供给有富余，可多供养１．０６亿人，动物性农产品的供给富余最多，可多供养 ４．７７亿
人，农产品提供总能量相当富余，可多供养１．８０亿人；平衡区植物性农产品存在缺口，缺口为０．４１亿人，动物性农产
品能满足本区需要，且富余２．５９亿人，农产品总能量富余０．１９亿人；主销区的粮食缺口最大，植物性农产品缺口达
２７０亿人，动物性农产品仅富余０．７４亿人，农产品提供总能量缺口２．０１亿人。要提高３个区域的供养能力，需协调
各区之间的关系，加强合作，增强市场流通；优化农产品结构，促进膳食结构合理性；保障耕地供给，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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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
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我国面临

农产品生产、消费、流通的巨大挑战［１］。目前，农业研究已取

得丰硕成果［２－３］。有学者从耕地保护角度阐述人口、粮食、耕

地关系［４］。有学者从耕地质量、数量角度阐述耕地变化对粮

食安全的影响［５］。有学者从供需平衡角度分析粮食安

全［６－７］。但很少有学者考虑各区所有农产品，分析各区农产

品供养能力。本研究主要从农产品提供能量角度分析农产品

的供养能力，并进行时空差异对比，判断各区植物性农产品、

动物性农产品及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能否满足本区人民的需

要，并提出合理的优化策略，旨在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食物种类多种多样，但居民消费的主要食物种类是有限

的。本研究选取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水果、蔬菜、

肉类产品（猪牛羊肉）、奶类产品（牛奶）、禽蛋、水产品（淡水

产品、海水产品），大体分为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

不同农产品提供的能量、营养物质各异。国家粮食安全中长

期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划分了三大粮食生产区域：主产
区、平衡区、主销区，其中，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

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为主产区；江苏省、安徽省、江

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为平衡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

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为主销区。本研究计算各

区农产品能够提供的能量以及各区农产品的供养能力，研究

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农业供养能力的时空演变，讨论各区

农产品满足程度。

１．１　农产品提供的能量及供养能力
各种农产品提供的能量虽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

互替换，农产品总能量等于各种具体农产品能量的总和。粮

食产出ＭＣ可用于直接食用粮（口粮）Ｍ、饲料用粮 ＭＦ、种子
用粮ＭＳ、工业用粮ＭＩ与粮食损耗 ＭＷ等，因此，直接食用的
口粮计算公式如下：

Ｍ粮食 ＝ＭＣ－ＭＦ－ＭＳ－ＭＩ－ＭＷ＝ＭＣ－∑
ｋ１

ｉ
Ｂｉ×Ｍｉ－

∑
ｋ２

ｉ
Ｃｉ×Ｓｉ－∑

ｋ３

ｉ
Ｄｉ×Ｉｉ－Ｅ×ＭＣ。 （１）

式中：饲料用粮ＭＦ为各种畜禽养殖用粮的总和，可根据畜禽
产品、水产品的饲料报酬率计算饲料用粮：

ＭＦ＝∑
ｋ１

ｉ
Ｂｉ×Ｍ。 （２）

式中：Ｂｉ为单位畜禽养殖产品的耗粮系数，肉类、蛋、奶、水产
品的耗粮系数分别为２∶１、１．７∶１、０．３９∶１、１．０２∶１［８］。

种子用粮ＭＳ为各种粮食作物播种用粮的总和，计算公
式如下：

ＭＳ＝∑
ｋ２

ｉ
Ｃｉ×Ｓｉ。 （３）

式中：Ｓｉ为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Ｃｉ为单
位播种面积的种子用量，水稻、小麦、玉米分别为 ５２．５、
２３５．５、４５ｋｇ／ｈｍ２。

工业用粮 ＭＩ主要是指工业生产白酒、啤酒、酒精、淀粉
等消耗的粮食，计算公式如下：

ＭＩ＝∑
ｋ２

ｉ
Ｄｉ×Ｉｉ。 （４）

式中：Ｄｉ为单位工业产品的耗粮系数，白酒、啤酒、酒精、淀粉
耗粮系数分别为２．３３、０．１５、２．８、１．５［９］，Ｉｉ为工业产品产量。

粮食损耗ＭＷ按粮食产量ＭＣ的１２％计［９－１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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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Ｅ×ＭＣ。 （５）
其中Ｅ＝０．１２。

为了解各区农产品的满足程度，需计算各种农产品的能

量及农产品的总能量，计算公式如下：

Ｈ（ｔ）＝Ｈ１（ｔ）＋Ｈ２（ｔ）＝∑
５

ｉ＝１
ａｉ×Ｍｉ＋∑

９

ｉ＝６
ａｉ×Ｍｉ＝［ａ１Ｍ粮食 ＋

ａ２Ｍ油料 ＋ａ３Ｍ糖料 ＋ａ４Ｍ蔬菜 ＋ａ５Ｍ水果］＋［ａ６Ｍ肉类 ＋ａ７Ｍ蛋 ＋
ａ８Ｍ奶 ＋ａ９Ｍ水产］。 （６）
式中：Ｈ（ｔ）为各种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Ｈ１（ｔ）为植物性农产
品提供的总能量；Ｈ２（ｔ）为动物性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Ｍｉ为
某种农产品的质量，ａｉ为该种农产品单位质量包含的能量；ｉ
为某种农产品，当ｉ＝１，…，５时分别表示粮食、油料、糖料、蔬
菜、水果等植物性产品，当 ｉ＝６，…，９时分别表示肉类、蛋、
奶、水产等动物性产品。

农产品供养能力用可供养人口Ｐ（ｔ）来衡量，Ｐ（ｔ）的定义
是：按一定的标准，各种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可养活的人

口数。

Ｐ（ｔ）＝Ｈ（ｔ）／ＡＨ。 （７）
式中，ＡＨ为人均年需摄入的能量。
１．２　不同品质农产品的供养能力

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提供的能量品质不同。人

均每日获得能量２６００ｋｃａｌ中８０％能量来自植物性农产品，
２０％能量来自动物性农产品。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各区植
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的匹配程度，即比较各区植物性

产品与动物性产品的供养能力，分析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

农产品提供的能量能否达到合理能量构成（８∶２）的要求。
Ｐ１＝Ｈ１／ＡＨ１；
Ｐ２＝Ｈ２／ＡＨ２；
ＡＨ＝ＡＨ１＋ＡＨ２。 （８）

式中：Ｐ１为植物性农产品的供养能力，Ｐ２为动物性农产品的
供养能力，ＡＨ１为人均年需摄入的植物性产品提供的能量或
营养物质量，ＡＨ２为人均年需摄入的动物性产品提供的能量
或营养物质量。

设Ｐａ为实际人口数；ｒ１＝Ｐ１／Ｐａ，ｒ２＝Ｐ２／Ｐａ。若 ｒ１＞１且
ｒ２＞１，说明动植物农产品均富余，提供了改善居民营养水平
的条件或有条件将富余的农产品外销；若 ｒ１＜１且 ｒ２＜１，说
明动植物农产品均不足，不能满足居民的能量与营养要求，只

能降低生活水平或从区外购进农产品来满足生活需求；若

ｒ１＞１，ｒ２＜１，说明动物性农产品不足，植物性农产品富余，可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养殖业来增加动物性产品供给，或通

过与区外贸易来实现平衡；若 ｒ１＜１，ｒ２＞１，说明植物性农产
品不足，动物性农产品富余，可通过减少粮食损耗、提高工业

生产效率减少工业用粮，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调整种植业结

构等来实现平衡。

２　结果与分析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的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主要农产品产
量见图１，人口数量见图２［１１－１３］。
２．１　各区农产品产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改进，各区农

产品总产量不断增加。主产区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保障了国

家粮食安全。１９４９年主产区粮食产量为３９６．１６亿 ｋｇ，１９６６
年超过５００亿 ｋｇ，１９７３年超过 ８００亿 ｋｇ，１９９８年首次达到
２０１１．０７亿ｋｇ，２００５年起稳定超过２０００亿 ｋｇ；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受前期粮食库存丰盈、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结构性调整的

影响，粮食产量连续３年下滑。其他重要农产品产量也在不
断增长，尤其是肉类产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增长速度很
快，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肉类产品产
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９．１６％、１１．７１％、２．１４％，２０１１年肉类
产量约２８６．１６亿ｋｇ；蛋、水果、水产、油料产量逐年增加。

平衡区粮食产量总体也呈现增长态势，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产
量不断增加，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年呈下降趋势，１９６２年产量开始回
升，１９９７年达到最高，为１７２７．６３亿ｋｇ，１９９８年以后，粮食产
量下降，２００３年粮食产量为１３６８．４亿ｋｇ，２００４年以后，粮食
产量基本稳定。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水果、油料、肉、蛋、奶、水产品
产量一直很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注重营养均衡，肉、水果、

油料、水产、蛋产量开始增长，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肉、水果、油料、
水产产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６．９０％、１１．９９％、６．１１％、
９５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主销区粮食产量呈上升趋势，但１９５７
年粮食产量开始下降，１９５７年粮食产量为２５５．０６亿 ｋｇ，直到
１９６１年开始回升，达到２０９．１３亿ｋｇ，１９９７年又开始大幅下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略有回升，２０１１年主销区产量为３４０．８９亿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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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产出相对于主产区与平衡区非常低，２０１１年粮食总产出
只有主产区的１２．９６％，是平衡区的１９．９２％。综上所述，主
产区粮食产量占主导地位，并且增长速度最快，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年粮食年均增长率为３．１０％，其他主要农产品（蛋、水果、水
产、油料）增长速度也很快；平衡区粮食增产较稳定，１９４９—
２０１１年粮食年均增长率为２．３４％，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也起到
重要作用；主销区粮食产量出现大幅下降，粮食缺口越来越

大，增长速度最慢，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粮食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６％，
１９９７年起，粮食产量不断下降。
２．２　各区人口变动

由图２可见，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主产区总人口数量增长，其
中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增长较缓慢，且各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存在
差异，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
为２．２６％、２．４７％、１．５３％、１．４９％、０．７２％、０．６３％。平衡区
总人口数量除了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略有下降，其余年份均在增
长，各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存在差异，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３２％、２．７６％、
１６１％、１．３６％、０．７８％、０．４５％。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主销区总人口数量略有下降，其余年份均
在增长，各时期人口年均增长率存在差异，１９５１—１９６０年、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２．９４％、２．２３％、
２．６１％、１．５５％、１．３０％、１．６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
的提高、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各区都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

长，其中主产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主销区次之，平衡区增长

速度最慢。１９７２—２０１１年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人口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２．９３％、０．９９％、１．４８％。
２．３　农业供养能力演变

由图２可知，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主产区农产品提供的能量不
能供养实际人口，但缺口程度不一样。１９４９年农产品提供能
量供养缺口为０．４６亿人，１９６０年缺口为０．９７亿人，１９７０年
缺口为０．３亿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产品产量有了较大增
长，能够供养实际人口，并且有很大富余，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每年
约可多供养１亿人；随着国家对粮食生产进行结构性调整，主
产区农产品供养能力加强，２０１１年可多供养 １．８亿人。
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平衡区农产品提供能量不能供养实际人口，
１９７１年开始可以供养实际人口，除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７年富余较
大之外，其余年份富余均不多；１９９７年起，可供养人口数量开
始减少，１９９７年农产品提供能量可多供养０．９５亿人；２００３年
无法供养实际人口，缺口为０．３３亿人；２００４年开始，可以供
养实际人口，但富余不多。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主销区无法供养的
人口数量越来越多，２０１１年农产品提供能量供养缺口为２．０１
亿人。综上所述，主产区可供养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平衡区趋

于稳定，主销区可供养人口数量不断减少，需通过提高主销区

的供养能力及通过各区间的贸易，实现各区供养平衡。

２．４　分品种农产品供养能力的演变
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提供的能量品质不同，研

究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供养能力差异有利于合理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按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提供能量

比例（８∶２）及上述标准，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提供
的能量分别为７５９２００、１８９８００ｋｃａｌ。
　　由图３可见，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主产区的ｒ１与ｒ２值总体呈增
长趋势，ｒ１与ｒ２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５６％、７．８５％。随着肉
类食品产量增长，动物性农产品可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１９４９
年ｒ２只有０．０２，动物性农产品产量严重不足，２０１１年 ｒ２为
２１７，动物性农产品相当富余，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 ｒ２年均增长率
为７．８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平衡区ｒ１略有下降，１９８０—
２０１１年ｒ１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３％；动物性农产品则有快速发
展，ｒ２从１９４９年的０．０７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６４，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年ｒ２年均增长率为５．２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主销区 ｒ１
呈下降趋势，植物性农产品无法供养当时实际人口，２０１１年
ｒ１为 －０．１５，植物性农产品缺口越来越大；ｒ２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００３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３１，年均增长率为６２８％。由此可
见，主产区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的供养能力不断提

高，２０１１年主产区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能够满足自
身需要，且富余程度很高；平衡区植物性农产品供养能力保持

相对平衡，２０１１年植物性农产品存在缺口，动物性农产品得
到快速发展；近年来，主销区植物性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数量不

断下降，无法满足自身需要，只能降低生活标准或者从外地购

进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的产量虽有增长，但富余不

多，２０１１年动物性农产品只能满足自身需要。
２．５　分品种农产品供养能力空间差异

根据农产品供养能力与实际人口的比值 ｒ，界定农产品
满足程度范围：ｒ＜０表示严重不足；ｒ＝０表示未讨论的其他
区域；０＜ｒ＜１表示不足；１＜ｒ＜１．３表示富余；ｒ＞１．３表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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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余。

　　选择改革开放后３个有代表性的年份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探讨植物性农产品、动物性农产品与农产品提供的
总能量满足程度的空间差异，结果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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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植物性农产品，１９８０年，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 ｒ１
分别为１．１８、１．２４、１．０４，均有富余；１９９０年，主产区、平衡区
ｒ１分别比１９８０年大０．３４、０．２０，植物性农产品相当富余，植
物性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数量增加，主销区可供养人口数量减

少，无法供养当时实际人口；２０１０年，主产区植物性农产品 ｒ１
为１．１４，产量富余，平衡区植物性农产品 ｒ１为０．８８，产量不
足，主销区植物性农产品ｒ１为－０．１５，严重不足，无法供养当
时的实际人口。对于动物性农产品，１９８０年，各区动物性农
产品产量都不足，无法供养当时的实际人口，主产区、平衡区、

主销区ｒ２分别为０．３、０．３８、０．３７；１９９０年，各区动物性农产品
还无法供养实际人口，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 ｒ２分别为
０６３、０．７３、０．６８；２０１０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区动物性农产
品都表现为相当富余，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 ｒ２分别为
２１５、１．６１、１．３１，其中主产区动物性农产品富余最多，平衡区
次之，主销区富余最少。

对于农产品提供的总能量，１９８０年，主产区、平衡区农产
品总能量为富余，但富余不多，而主销区农产品总能量无法满

足当时的实际人口，ｒ分别为１．０１、１．０７、０．９，主产区、平衡
区、主销区总能量可供养人口分别为３．０８亿、３．４４亿、１．３５
亿人；１９９０年，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农产品总能量满足程
度分别为相当富余、富余、不足，ｒ分别为１．３４、１．２９、０．８３，主
产区、平衡区、主销区可供养人口分别为 ４．７４亿、４．７５亿、
１４４亿人，主产区总能量可供养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相比
１９８０年可多供养１．６６亿人，而主销区总能量可供养人口数
量增长最慢，并一直有缺口；２０１０年，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
农产品总能量满足程度分别为相当富余、富余、不足，ｒ分别
为１．３４、１．０２、０．１４，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可供养人口分别
为５．４３亿、４．１４亿、０．３２亿人，主产区总能量富余最多，平衡
区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定，主销区可供养人口

数量缺口越来越大。总之，主产区植物性农产品有富余，平衡

区植物性农产品可供养人口相对稳定，主销区植物性农产品

可供养人口却在不断下降，２０１１年出现严重不足；主产区、平
衡区、主销区动物性农产品产量均增长，从一开始的不足到

２０１１年相当富余，可供养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主产区动物性
农产品富余最多，平衡区次之，主销区动物性农产品富余最少。

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８３００亿ｋｇ，按人
均５００ｋｇ／年的消费水平计，可承载１６．６亿人［１４－１５］。本研究

中，除了未计入地区，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２０１１年可供养人
口分别为５．８７亿、４．２５亿、０．３３亿人，总和为１０．４４亿人。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主产区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该

区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最多，且是全国主要商品粮来源。２０１１
年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供养能力分别为５．１２亿、
８８４亿人，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农产品供应出现不平衡，
农产品提供能量不仅可以满足自身需要，而且可以供养其他

地区的人口。平衡区农产品可供养人口数量趋于稳定，对国

家粮食安全起到重要作用。２０１１年植物性农产品与动物性
农产品供养能力分别为３．６５亿、６．６６亿人，植物性农产品供
养能力缺口为０．４１亿人，动物性农产品供养能力富余２．５９
亿人。主销区农产品可供养人口不断减少，是粮食缺口最大

的区域。主销区粮食产量下降、库存减少，是引发粮食市场波

动的直接原因［１６］。主销区植物性农产品存在严重缺口，２０１１
年缺口为２．７０亿人，动物性农产品有富余，但富余不多。要
保障粮食安全，使各区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

改善，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３．１　协调各区之间的关系
主产区是国家粮食供应的重点区域，各级政府要加强对

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与保护，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生产能

力；平衡区在保障现有粮食能够供应本地区外，还要适度提高

生产能力；主销区的生产能力在下降，提高主销区的粮食产

量，有利于各地区协调发展，所以不仅要增加主产区、平衡区

的粮食产量，也需要提高主销区粮食产量。

３．２　加强合作，增强市场流通
主产区、平衡区农产品总能量都能满足自己要求，并且主

产区的农产品总能量表现为相当富余，２０１１年主产区农产品
总能量供养人口为５．８７亿人，而主销区却存在严重缺口，主
销区农产品总能量供养人口仅为０．３３亿人，可见，主产区与
主销区供养能力差距很大。因此，要加强各区间的合作，主销

区可以从外地购买农产品提高供养能力。

３．３　优化农产品结构，促进膳食合理性
虽然主产区、平衡区、主销区的农产品产量有提高，但营

养结构却不均衡，蛋、奶等产品产量普遍偏低，而肉类产品产

量较高，导致人们脂肪的摄入量过高。因此，各区需要完善农

产品结构，确保植物性与动物性农产品搭配合理。

３．４　保障耕地供给，加大投入力度
我国人口增长趋势不会变、耕地资源总量不会变、粮食需

求总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不会变、立足国内为主解决粮食问题

的原则不会变，保障耕地供给非常重要［１７］。２００８年，主产
区、平衡区、主销区总人口分别为 ３９５４９．９０万、３９９１１．６０
万、２１４６８．０３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７８％、
３０．０５％、１６．１７％；三大区耕地总面积分别为５０３５．６２７万、
２７７２．１９６万、７７２．５９４万ｈｍ２，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分别
为４１３７％、２２．７８％、６．３５％；各区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０１３、０．０６９、０．０３６ｈｍ２。因此，要加强耕地保护，特别要增强
对主销区的耕地保护；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单位粮食

产量，还要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保护基本农田，弥补

粮食严重缺口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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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波动是近年来中国肉牛养殖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
肉牛养殖业的各种价格形成于商品市场，由市场需求和供给

共同决定。但是，在内部供求系统和外生不确定性复杂因素

的共同冲击下，现实中肉牛养殖业各种价格的形成机理要复

杂得多。目前，国内农产品价格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相关

的大宗农产品［１－２］，如猪肉［３－６］、蔬菜［７］、棉花［８］、肉鸡［９］、粮

食［１０］等，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针对肉牛价格波动、肉牛产业

链上下游价格传导的研究以及关于如何制定肉牛支持政策才

能有效稳定肉牛价格和肉牛市场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深

入研究肉牛养殖业价格波动的规律，分析如何适时采取有效

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支持政策，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肉牛养

殖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对保障人们消费

需求及农民收入的增加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笔者将玉米价格作为肉牛养殖业上游原料品价格的代

表，牛肉价格作为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代表，２种价格共同
组成肉牛业价格系统，代表肉牛产业链条上的主要价格。数

据来源于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从 ２０００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１２
月，中国肉牛产业链上下游价格的月度走势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玉米价格和牛肉价格走势类似，基本上
表现为缓慢而平稳的上涨趋势。其中，２００６年底是较大的转
折点，此前牛肉价格都是缓慢上升，之后牛肉价格有一个大幅

度的上涨。随着经济的发展，在２０１１年后牛肉价格上涨幅度
大大提升。玉米价格呈现波动式上涨的趋势，上涨周期在

１～２年。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中国肉牛养殖业发展的特点，从生产供给的角度，以

玉米、牛肉２种价格组成的肉牛养殖业价格为研究对象，在系
统搜集价格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实证模型对肉牛产业链

上下游价格的传递进行实证研究，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检

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２］、有限分布滞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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